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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与文学的双向奔赴
——— 简谈钟毅的电视与非虚构文学作品

■黄伟林

品味旷野中的每一帧风景
——— 散文集《我的阿勒泰》读后感

■李玉芹

　　钟毅从小喜爱读书，在桂林职工大学学习中文专业之后，
开始写诗歌、散文、小说。据他说，正是因为这些文学作品，
他进了桂林电视台。从此，钟毅与电视结下不解之缘。他主创
的《幸存者》《桂剧三百年》等电视作品荣获“中国电视奖”
“中国电视骏马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
奖”“中国十佳纪录片奖”等各种电视大奖，特别是2013年，
他为桂林电视台创造了“一年九夺全国奖”的获奖神话。
　　根据记者采访钟毅的成长经历，还有学者研究他的非虚构
写作的成果，我发现，钟毅能够取得较大的电视成就，至少有
五个因素：一是采访之前阅读的文献广；二是采访现场停留的
时间长；三是采访对象涉及的人物多；四是采访过程涉足的范
围广；五是能够将采访获得的各种素材转化为形象的解说和画
面。如果说前四个因素是学者的素质，那么，后一个因素则是
作家的才能。
　　在做电视编导的同时，钟毅撰写了许多文字作品，如《桂
林名胜古迹漫游》《桂林土特产趣话》《志在广西》《桂剧三
百年》《血铸山河》等等，这些不同文类的文字作品，大多与
钟毅曾经编导拍摄的电视作品有关。如果说文字曾经促成钟毅
进入电视行业，提升了钟毅电视作品的艺术品质，那么，电视
又成为钟毅开发文字选题的契机，充实和丰富了钟毅文字写作
的内容。也就是说，钟毅的文字与电视达成了相互成就。
　　抗战史著作《血铸山河》有一个副标题《桂林抗战实
录》，聚焦的是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2017年，钟毅撰写这部
作品，与他20多年前拍摄电视作品《幸存者》有关。那是1995
年，钟毅与他的电视同行拿起摄像机开始了一段行程八千里的
采访，去寻找50多年前那场战争的幸存者。
　　在《血铸山河》的《寻找幸存者》这一节中，我们通过钟
毅的视角，看到了多位幸存者的形象，听到了他们对那场战争
的回忆。
　　这些幸存者包括民国时期桂林最后一任警察局长谢凤年、
桂林保卫战守军131师的上尉副官李耀文、七星岩八百壮士的
幸存者覃泽文、131师392团1营营长蒋友之。正是因为采访了
这些幸存者，钟毅对桂林保卫战的认识才超越了仅仅通过阅读
文字文献的局限。
　　戏剧史著作《桂剧三百年》来自钟毅的同名纪录片。最
初，钟毅只是想为桂剧团六十周年做一个电视作品，但阅读了
大量资料文献、采访了许多桂剧艺人之后，钟毅意识到只
做六十年实在可惜，于是，六十年最后突破为三百
年。三百年视角呈现的则是桂剧的文化。从成
就的铺陈到文化的彰显，《桂剧三百年》
的立意得以提升，格局得以开拓。
　　唯其这样的立意和格局，钟毅才
能从徐霞客日记中靖江王府的戏
剧，写到唐景崧的《看棋亭杂
剧》；从马君武的戏剧改进会，
写到欧阳予倩的省立艺术馆；
从桂剧的唱念做舞，写到桂剧
的生旦净丑；从文华梅花的辉
煌，写到桂剧传承的现状。这
里既有历史的演进，也有心灵
的叹息，有时代的滚滚洪流，也
有个体的升降沉浮。
　　在拍摄电视《桂剧三百年》
的过程中，钟毅随着桂剧团大型现
代桂剧《何香凝》的巡演脚步，用将
近一个月的时间，走了广西十四个城
市，见证了桂剧在八桂大地的传播
实况。
　　或许，正是这种与剧人和观众直接的接
触和交流，让钟毅获得了对于桂剧真实的、鲜活
的、具体的、生动的体验。这些真实、鲜活、具体、
生动的体验，转化为钟毅所说的激情。这种激情，促使钟
毅在电视作品完成之后，仍然能够继续开掘，撰写出长篇专著
《桂剧三百年》。
　　那么，钟毅的《桂剧三百年》与学者的桂剧文化史著作相
比，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以为，最大的不同应该是钟毅有许多
与桂剧艺人和桂剧观众交往交流的经验，钟毅拍摄有许多桂剧
文化的影像。尽管《桂剧三百年》不像《血铸山河》那样有人
物访谈实录，但是，钟毅与艺人和观众的交往交流已经化作血
脉、光泽和神采，融入他的《桂剧三百年》中，使他的《桂剧
三百年》有一种难得的感性与通俗。
　　对文字和文献的探究精神使钟毅的电视作品具有许多电视
作品所没有的深度，对人物和现场的真切体会为钟毅的文字作
品带来了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鲜活。钟毅的作品，做到了文
字与电视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相得益彰。

　　《我的阿勒泰》是作家李娟的散文集。在文章中，作者
以轻松的笔调向读者描绘了一个浮动在远方的时空印象：城
市以外、遥远的西北，一个名为阿勒泰的角落里，那里有一
轮明月与星辰牵引的舵，搅动冰川与狂风，汇成汩汩细流，
养育着一片可以容纳一切的旷野。
　　置身于旷野之中，作者的视线总被生活的细微处牵动。
母亲开的杂货铺里总有许多哈萨克族的牧民光顾，语言不同
造成了交流的障碍。于是，母亲便发明了一些代称替代原本
商品的名称。比如，把“相思鸟”香烟叫成“小鸟”牌香
烟；把造型为地雷的酒叫做“砰砰”；把孔雀叫做“大尾巴
漂亮鸟”。
　　作为劳动者的母亲总能自如地将深奥变为浅显，而作者
则能敏锐地捕捉到那蕴藏在生活里的朴素的智慧。此外，在
作者眼里睡觉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于是，她花费大量时间睡
觉。有时，她直接睡在野外，所以我们也借由作者的一双眼
看到了世界的角落上云的姿态。
　　作者在描绘生活的细枝末节处深埋了对于远去岁月及亲
情故土的情感。这些情感附着于过去时间的一件旧物上，

引起了我的共鸣。在《我家过去年代的一只猫》一文中，那
只被外公反复卖掉的猫最终没能在外婆的盼望下再次回
归，而成为作者与外婆永远的牵挂。
　　作者是一个恋家的人。因此，那只聪慧恋家的大黄猫

也将在回忆里永远走在寻家的原野上，走在作者的心跳
上。而作为读者的我因为看到了它的遭遇，此后也将
有一只猫在我的想象与记忆中永远地行走在原野的
小路上。正如你我心中永远有个角落刻有一道蜿蜒
的印记——— 那是归家的路。
　　在作者的文章中，我们始终能够感受到那片
原野养育的人们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在《摩托
车穿过春天的荒野》一文中，狼狈已经无法形容
作者与叔叔骑行穿越戈壁滩时所面临的状况。但
是，她依旧能在短暂的停歇中间欣赏那嵌在板结
土地上玛瑙的美。

　　在《通往滴水泉的路》一文中，滴水泉因为一
代又一代人的到来成为乌斯曼的传奇。那些蜿蜒着通向

滴水泉的小路既成就了哈萨克王的霸业，也载着盐碱滩上
艰难谋生的人。那谋生的人即便挤在低矮的土坯房里，依旧
有一双仰望房顶上空灿烂星辰的眼睛。滴水泉因为新公路的
开通而渐渐变得荒芜。但是，在作者的眼里，滴水泉的故事
并不会就此结束，她会在远方静静滴落着那一滴滴水珠。那
些离开滴水泉的人们也将继续续写着各自的故事。
　　作者拥有一颗能与自然万物共振的灵魂。在她的视角
中，物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广阔的空间以及狂野的风夹杂
着粗粝的砂石，不断稀释着人们心中有关世俗追求的执念。
生活在这片巨大田野上的人们，与阿勒泰的草木云烟共用着
同一片肺叶。他们的肉身与灵魂早已与那片旷野相融了。因
此，无论是在牧民们的日常生活里，还是在作者的字里行
间，吐纳的都是一派磅礴不息的自然风光。


